
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陈一坚

Chen Yijian

陈一坚 　 飞机设计专家 。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
２１ 日出生 ，福建省福州市人 。 １９５２ 年毕业于清
华大学 。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第 ６０３ 研究所研
究员 。 长期从事飞机设计研究工作 ，主持参加
了多个型号飞机的设计和研制 ，达到国家要求
的技术指标 ，并组织上百个厂所成功地完成了
研制任务 ，填补了我国机型的空白 ，现已投入生
产 。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１ 项 、二等奖 １
项 ，部级科技进步奖 ５项 ，荣立一等功 ２ 次 。 主
编设计手册 ２ 套 ，译著 ３ 册 。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
国工程院院士 。

我 １９３０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书香
门第之家 。 父亲在民国初期 ，国破家亡 、民不聊
生的纷乱社会里 ，抱着教育救国 、科技强族的愿
望 ，曾二次负笈国外学习 ，回国之后终其一生从
事教育事业 。 当“一二 · 九”学生运动轰轰烈烈
燃烧之际 ，他毅然走上街头 ，抗议当时政府的腐
败无能 ，抗议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 。在家中 ，
我们当然是处在“修身 、养家 、治国 、平天下” ，
“君子自强不息 ，厚德载物”的熏陶之下 。 三年
读完小学 ，三年完成初中学习 ，再三年完成高中
学业 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 ，１９５２ 年毕业于清华大
学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 。 作为中华民族一分
子 ，从迷茫走上康庄大道 。虽未尽家父之愿 ，但
平实地托起只砖片瓦 ，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劳作
了一生 。

我选择航空专业的道路 ，还得从日本军国

主义侵略说起 。 全国半壁江山沦陷了 ，我们家
乡也未逃过魔爪 ，跟随着父亲 ，一家又搬到南
平 。 八年抗战颠沛流离 ，饱受日军轰炸扫射
之苦 。 那时逃亡的政府 ，早已顾不上民族的
存亡 。 军民落难 ，当时我们没有空军 。 天空
哪有我们飞机的影子 ？ 哪有防空火力 ？ 哪有
老百姓避难的防空洞 ？ 只有山上将棺材拖出
去后的墓穴 ，成了老百姓能躲避狂轰滥炸的
存身之处 。 极度疯狂的日本飞机 ，控制了整
个蓝天 ，飞得很低 ，甚至连驾驶员都看得清
楚 。 他们随意扫射手无寸铁的普通中国百
姓 ，滥杀无辜 。 由于老百姓对航空器的无知 ，
在山洞里躲避轰炸时 ，有的人家害怕小孩子
的哭声会让日本飞行员听见 ，居然把孩子活
活闷死 ，惨状绝于人寰 ！ 对我的影响实在太
大了 。 我当时只是一名无知的初中学生 ，满怀
悲愤 。 心想如果我们也有飞机 ，哪会受此欺辱 ，
这给我选择入大学的志愿埋下了最大的伏笔 ，
也就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。

离开清华大学 ，分配到哈尔滨 １２２ 厂设计
科 。 当时朝鲜前线战火纷飞 ，我们后方夜以继
日修理前线受伤的战斗机 、轰炸机 。 也算沾上
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的边 。 当时航空是备受重视
的产业 。 解决了全机的修理本领之后 ，又开始
仿制苏联轻型轰炸机 ，很短时间内聪明的中国
人也学会了全机制造 。 １９５５ 年中央决定在沈
阳成立“第一飞机设计室” 。 从此中国人走上了
自主设计战斗机的道路 。 我是 １２２厂被选中的
人员之一 ，１９５６ 年初即到沈阳报到 ，立即投入
到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架喷气教练机的设计工作

中 ，百十来号人的队伍 。 从方案到上天仅花了
三年时间 。当时研制出的飞机 ，并不比国际水
平低 。 接着按部队需要设计了强五的整体方
案 ，转往南昌飞机厂建立新设计所 。 又设计了
初教一飞机 ，我们跟随总设计师徐舜寿 ，到南昌
帮助新队伍成长 ，发完图纸 ，返回沈阳 。 这支设
计队伍在锻炼中不断壮大成长 ，从无到有 ，从不
会设计到会设计 ，从低档到高档飞机 ，６０ 年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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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，我们设计了东风 １０４ ，东风 １０７ 战斗机 ，
接着在“超英赶美”浪潮中 ，我们又设计了飞行
速度达 M２ ．５ ，飞行高度达 ２５ 公里的当时世界
水平的战斗机 。 这些设计工作都已完成 ，但由
于种种政治原因而夭折 。 今天回想起来 ，如果
当时没有那么多政治运动 ，没有那么多无知的
自相残害 ，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长期停滞不前 ，自
毁长城 ，今天航空事业即使与列强不能并驾齐
驱 ，也不至于相差这么远 ！

战斗机研制队伍已创建完成 。 国家决定成
立大型飞机设计所 ，我作为助手随总设计师徐
舜寿调到西安 ，在今天的航空一集团第一飞机
设计研究院的前身第 ６０３设计所工作 。 发动机
空中试飞台的研制工作 ，按周总理的指示按
安 ２４为原准机 ，自己研制轻型民用客机 ，外观
与安 ２４ 要有所区别 。 我们发完图 ，还没有全
面铺开制造 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席卷一切 ，我们被
打成“走白专道路科技人员” ，牛鬼蛇神 ，从而进
了几年牛棚 。 在体力劳动中 ，学会了放羊 ，几十
头羊放得腰肥体胖 。 接着喂养二十多头猪 。 也
是猪仔满厩 。 种麦子也为所里消耗提供了补
足 。 平生多脑力 ，这种转变对知识分子来说真
是极大挑战和考验 。 因为我从未做过对不起国
家的事情 ，当时我心中十分坦然 ，富余时间多
了 ，正好读些书 。 ６０ 年代初 ，飞机面临疲劳寿
命的挑战 ，而边缘学科 ——— “断裂力学”又正在
航空界兴起 。 我为何不趁此空间 ，攻破这关口 。
因此 ，边劳动边偷偷自学 ，真是坏事变好事 。 最
后的劳动课 ，在修理汽车中画上句号 。 在我短
短的一生中 ，这一段不同凡响的插曲 ，当时是全
面考验 。今天回想起来 ，收获也非同凡响 ，锻炼
了思想 ，铸就了性格 ，增强了身体 ，加固了家庭 ，
攻克了新的学科 。为后来与中科院力学所一位
朋友一起出版了枟微观断裂力学枠一书提供了基
础 ，为恢复工作后面临的“运七飞机”全机疲劳
试验课题又提供了手段 。 “运七飞机”全机疲劳
试验任务书 ，我还未着手过 ，就这样顺水推舟 ，
我承担了这个初稿的编写任务 。谁说坏事不能

变成好事 。一个人曾想做些事 ，不历练不能成
气候 ，不磨难不能成才干 ，没有逆境也就没有顺
风可言 ！ 正好印证了那句“祸兮福所倚”的至理
名言 。 这大概就是人生罢 。

７０年代 ，我国的战略方针由“积极防御”逐
渐演变的“攻防兼备” ，空军不但要夺取“制空
权” ，全军要从防御转向攻击 ，军机只搞战斗机
已经不符合战争的需要 ，要有既有战斗能力又
有强大的攻击能力的歼击轰炸机 ，军委将此重
任交给了我们 ，让我们去填补这个空白 。 这就
是后来的“飞豹飞机” 。 于 １９７９ 年底立项上马 。
接着我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，经受了我一生中最
为重大的考验 。 政策开放 ，百废待兴 ，国家经费
不足 ，大约经历了“三次下马 ，三次上马”的坎坷
历程 。 上级指示 ：“量力而行” ，我们经研究 ，增
加了“大有作为”四个字 ，变成了“量力而行 ，大
有作为”的指导方针 。 上级不拨研制费 ，但我们
仍然不停止工作 ，继续打样发图 。 次年中央首
长检查工作 ，我们拿出万余标准页的蓝图 ，受到
好评 。 三次波折 ，我们硬是用行动三次感动了
“上帝” 。 消除了外界对我们这支年轻队伍能否
胜任的疑虑 。 硬是依靠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品
质和国家主权 、民族尊严至上的动力 ，前后花了
１８ 年的时间 ，从立项到定型 。 几经改型 ，终于
研制成功 。现在“飞豹飞机”已成为前线的“杀
手锏” 。 研制过程中 ，由于是填补空白的任务 ，
一切都是新的 ，难关重重 ，拦路虎层出不穷 。举
几个例子 ：

我国航空工业历来是应用苏联的资料规范

研制飞机 。但它是 ５０ 年代的 ，很旧了 ，而且多
是经验积累 ，虽然简单易行 ，但比较粗糙 。 军委
８０ 年代的战术技术要求是接近三代水平的歼
击轰炸机 。如果按上级规定沿用原规范 ，可以
预见 ，“飞豹”将达不到战术技术指标 。 １９７９
年 ，我跟随领导到国外 ，多次进行多国谈判 、考
察 ，看到人家用美国军用规划 ，很是先进 ，如果
能转轨到美国规范上去 ，“飞豹”的性能将会达
到先进的指标 。 面临着按部就班沿用老规范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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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，达不到指标 ，我们没有责任 ；我们转轨用新
规范 ，用先进的解运动方程来求解 ，好是好 ，但
国内无先例 ，又面临资料不全 、过去的计算工具
无法满足要求的困境 ，在转和不转 ，缺乏经验和
条件不足的条件下 ，在责任 、成败的面前是退还
是进 ，面临极大考验 。 我们硬是凭着先人没干
过的事我们也要干 ，明知山有虎 ，偏向虎山行的
百折不挠的精神 ，在新老规范对比计算的前提
下 ，做出了转轨的决定 。 历尽艰辛攻克数不尽
的难关 ，终于满足了军委的要求 ，完成了先进的
指标 ，填补了空白 。 再有 ，新规范只能用计算机
才能在时间上满足进度的要求 。研制费用原就
不够 ，我们硬是挤出钱买到当时国内仅有的几
台百万次运算能力的计算机来解决 ，包括我在
内大家全都不会使用计算机 ，硬是靠听课 、自学
等办法练就了一支能应用先进手段的科研队

伍 。 为了能当好总设计师 ，我自己一样带着题
目 ，自编程序 ，自己上机 ，整理结果 ，硬是走出一
条自我创新的道路 ，高标准地完成了任务 ，培养
了一支打硬仗的科技队伍 。 再有 ，计算机的应
用虽大大提高了单个计算速度 ，但前面程序下
机的结果传给后程序上机 ，这样一来虽然单个
的速度提高了 ，但总体上提高不够 ，而且也容易
出错 ，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。 ８０ 年代初我们看到
某刊物中介绍计算机集成的概念 ，虽然不知道
具体怎么做 ，上级也没有这方面的投资 。 既无
知识 ，又无钱 ，怎么办 ，不同单位的几位同事计
划着怎么走出困境 。 我们组织了地区百多名懂
计算机的教授和专家 ，一方面求得上级最低程
度的资助 ，一方面靠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，在黑
暗中摸着石头过河 ，边干 ，边改进 。 经过几年的
努力 ，我们建立了一个“软件系统工程” ，得到
１９８７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和国家科技进步奖

励 ，又解决了“飞豹”研制中遇到的问题 。 当时
在航空界是首创 。 在“飞豹”研制过程中 ，既是
总设计师 ，又是实践者 ，同时兼该计算机软件系
统的总负责人 。 这样的例子大大小小难以数
计 。 “飞豹”研制中有几十项是国内领先解决的
难题 ，有 ４０ ％左右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。 这个数
字已经超过国际上统计的可能不成功的警戒

线 。 我们硬是凭着自主创新的顽强干劲 ，勇于
走先人没走过的路 ，当了多少回先吃螃蟹者 ，这
就是无数个集而成之的“飞豹”精神的内涵 ，也
是“飞豹”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 。 ５０ 年国庆大
典 ，当我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着“飞豹”编队
飞过 ，接受领导和全国人民检阅的时刻 ，当我参
加中央首长亲临现场实验演习成功的时刻 ，真
是如梦初醒 ，感慨万千 ！ 多少同事在前进的路
途中先我而去 ，多少同事脸上布满了皱纹 、两鬓
斑白 。 道路是艰辛而坎坷的 ，所付出的代价是
巨大的 ，我们用了人家几十分之一的经费 ，研制
出了水平接近的作战机种 ，成功是巨大的 ，是很
值得庆幸的 。 正像我和一位记者交谈中所说 ：
“但愿皓首伴银燕 ，卜居何必武夷山 。”当时我填
了一首词枟忆江南枠 ：“红妆罢 ，独倚高原头 ，军民
共携情脉脉 ，江东父老思悠悠 ，壮志岂能休 ！”

我现在仍兼任国防科工委飞行器总体结构

技术委员会主任 ，陕西省决策咨询委特邀委员 ，
中国航空一集团科技委顾问 ；中国力学学会特
邀理事 ；西北工业大学双聘教授 ，清华大学航天
航空学院教授 ，西安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名誉院
长 、终身教授 ；北航 、南航 、华中科技大兼职教授
等 。 获国家科技特等奖和二等奖 ，部 、省一等奖
多次等 ，曾主编枟飞机结构强度分析手册枠 、枟飞
机结构耐久性及损伤容限设计手册枠 、枟现代飞
机设计枠 、枟微观断裂力学枠等著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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